
糜文浩，1924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沪西组
织委员，负责开展工会工作；还在
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负责文件的
起草、刻写、印刷和保管工作。
1927年 5月 8日被英国巡捕逮
捕，随之被引渡到枫林桥南面平江
路的军法处和警备司令部。1927
年 5月 11日下午 5时，糜文浩被
绑赴枫林桥刑场，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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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文浩：牺牲在枫林桥的烈士 ! 糜靖亚

进入“上大”
学习马列主义

!"#!年"月$%日，伯父糜文浩生
于无锡县玉祁乡新桥镇一个贫苦的
农家。大爷爷糜赓亮膝下有四子，文
浩伯是老二。伯父从小学习非常勤
奋，!"!&年，伯父考入了江苏省立第
二甲种工业学校（后改名为苏州公
立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
年&月%日，全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苏
州的学生联合会很快成立了。&月$'

日，伯父参加了学联会组织的十二
个甲等以上学校(###多人的游行。

五四运动后，!'岁的伯父因无
力继续学业，被迫离开了苏州工专，
回到家乡无锡堰桥附近的胡氏小学
当教员。不久，他又到曾经受到启蒙
教育的无锡青城市立第七初等小学
任教，并被推举为该校负责人。不
久，他考进了上海邮政总局。

!"$(年，伯父毅然放弃了邮政
总局的工作，经郑振铎介绍，进入商
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共产党员董
亦湘、徐梅坤、杨贤江、沈雁冰等!#

多人都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介绍
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这对伯父的
思想有着强烈的影响。当时，他住在
我大伯伯糜文溶家里，即闸北西宝
兴路海源坊%$号。大伯伯已是共产
党员，不过当时不能暴露身份。家里
订有《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
党的刊物和其他进步书刊，这些书
刊成为伯父最好的精神食粮。!"$(
年$月$'日，党派董亦湘、糜文溶在
无锡成立名为“青城导社”的进步团
体。这是无锡最早由共产党员发起
与组织的一个社团。当年春节，伯父
随大伯一起由沪回家欢度春节，参

加了“青城导社”。
!"$(年秋，伯父离开了商务印

书馆，进入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
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一座洪炉。
邓中夏担任总务长，瞿秋白、蔡和
森、恽代英、张太雷、陈望道、沈雁
冰、郑振铎等担任教师。伯父进入瞿
秋白主持的社会学系，有幸听过瞿
秋白讲授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
哲学》两门课，还听过李大钊作的
《社会主义质疑》讲演。伯父在“上
大”参加了部分进步学生组织的“中
国孤星社”，成为最活跃的社员之
一，并担任《孤星》旬刊的编辑。他在
《挽救中国的第一步》论文中，郑重
提出：“挽救中国的第一步是打倒帝
国主义。外国帝国主义一天不绝灭，
则中国的军阀，一天不能打倒，我们
的挽救计划一天不能实行。”!"$%
年，由杨贤江、徐梅坤介绍，伯父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仅$(岁。

购买枪械
组织工人起义
伯父入党后不久，进入莫斯科东

方大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唯物史
观”“世界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等
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从而
也更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

!"$&年深秋，伯父奉组织之命回
国。回沪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沪
西组织委员，负责开展工会工作，发
动工人运动。沪西纺织工业比较发
达，仅半年左右，伯父组织发展了很
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在这期间，伯
父结识了上海第一毛纺织厂女工王
彩贞，不久由杨之华、何洗清介绍入
党。!"$)年%月$)日，伯父与王彩贞结
婚，居住在闸北天通庵路昌善里。

由于工作需要，党组织决定调
他们夫妇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
地址是北四川路川公路正德里%号。
当时，这里住着王若飞、周恩来等领
导同志。我的伯父担任中共中央秘
书，负责文件的起草、刻写、印刷和
保管工作。伯母王彩贞则担任党的
秘密交通员，负责给王若飞、瞿秋
白、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
传递文件。

!"$*年$月下旬，中共江浙区委
召开党员大会，会议决定上海举行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央同意了
江浙区委的意见，并派中共中央军
委书记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伯
父也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
义的准备工作，组织上海总工会工
人纠察队，经管枪械、弹药以及其他
各种军需物资的筹集和供应。当时，
伯父负责向国外洋行购买一部分手
枪和弹药，组织工人打入商会等机
构组织的“保卫团”，以取得武器，还
负责把筹集到的武器通过“邮包”“人
力车”及时运送到指定的地点。这个
阶段，伯父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很
多。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小伯

父，已参加了青年团，也和伯父一起参
加起义的准备工作。有一次，他们兄弟
俩到商务印书馆对面的工人纠察队去，
在广场上遇到周恩来总指挥，伯父向周
恩来介绍说：“这是我弟弟。”周恩来亲
切地笑笑说：“嗬，你还有个弟弟。”

受尽酷刑
血洒枫林桥畔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

后，工会组织壮大，会员人数猛增到
'#万人。这时，党组织决定伯父担任
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发行
部主任。正当伯父他们为革命日夜
工作时，不料，蒋介石却于!"$*年%

月!$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当年创
刊的《平民日报》被查封。党随即决
定将《平民日报》改名为《青天白日
报》，秘密出版。伯父挑起了秘密出
版该报的重任。

!"$*年&月'日星期日，伯父从新
闸路培德里前往威海卫路崇德路(%(

号的王家印刷所时，被早已埋伏在屋
内的英国巡捕逮捕，随之被关押到静
安寺巡捕房。伯母知道了伯父被捕的
消息后，立即赶到静安寺巡捕房，伯父

双手双脚均戴着镣铐。伯父看到伯母，
急呼：“贞妹！贞妹！”可是，伯母已被
巡捕用枪托撵了出去。伯母强忍着痛
苦和眼泪，恳请组织营救。
第二天，伯父被租界巡捕房引

渡到枫林桥南面平江路的军法处和
警备司令部，敌人对伯父进行严刑
拷打，逼他供出党组织和领导人。可
是，伯父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绝
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在狱中，伯父遇
到一位无锡石塘湾的同乡，名叫冯
梦阳。由于冯是非政治原因被抓进
来的，有可能被释放。伯父便对他
说：“看来，我很难生还。你如有机会
出去，请转告我家人：我妻若生男，
可取名‘枫林’；若生女，取名‘飘
云’。”伯父给儿子取名“枫林”，是预
计自己将在枫林桥就义，要儿子牢
记这血海深仇，矢志革命；女名“飘
云”，是希望女儿长大后，要像洁白的
云朵那样洁身自好，视名利如浮云。

!"$*年&月!!日下午&时，伯父
被绑赴枫林桥刑场。临刑前，伯父面
对刽子手的屠刀，面不改色，昂首挺
胸。伯父被杀害时，年仅$)岁。

!"$*年&月!&日，党组织将《青天
白日报》从第*#期起改名为《满江红》
继续出版。《满江红》第一期的头版
头条，刊登了悼念我伯父糜文浩的文
章。伯父英勇就义后，伯母生下了糜
枫林。令人悲哀的是，已经长大到!#

多岁的枫林竟然也被歹徒杀害。
!"&(年初，内务部向大爷爷颁

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
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证》，无锡故乡
建立了糜文浩纪念碑和纪念堂。同
年，周总理还邀请大爷爷去北京做
客，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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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树下魅影

“我们接手这个案子开始，就没听说她有
助手，可以去问问。”女生说。
“那好，明天上午先找受害人父亲。帮我

搞一张调查证明或身份证明。不然吃闭门羹、
看冷面孔都说不定。况且，受害人父亲，他正
受着失女之痛，心情肯定很糟，闭门羹和冷面
孔都不稀奇。”
“没问题，身份证明，天一早就给

你解决。”我想了想，说：“好吧。你明
天一早叫人送到我所里。我九点左右
到，向合伙人，噢，老板请五天假。”
铃木在我家大门口停下，我和

小赵告别。他还要骑车赶回家，真是
辛苦。
我家住的房子楼里过道、楼梯

的墙壁便成为免费发布小广告的场
所，白纸黑字般的墙面，白天像一张
张麻脸；黑夜仿佛魔鬼现身，在昏黄
的过道灯光下，狰狞可怖。我甚至听
到墙体为自己的丑陋而唉声叹息。
我经常晚回家，走在楼道里好像

穿越千年鬼域。可我上楼脚步放得很
轻，不是我胆子大，我也害怕。我是怕
脚步声惊动墙上的妖魔鬼怪，惹得它们走出来
纠缠我。怕扰鬼，偏偏狭路逢鬼。很不巧，今天
楼里一层两层的感应灯坏了。借三层的灯光，
我小心翼翼地上楼。起先还听到前面有“咚咚”
的脚步声，可到了二层那声音消失了。我好生
奇怪，突然窸窣声从拐角发出。难道鬼从墙上
下来不成？我心里犯怵，却听得一阵哆哆簌簌
的声音，我奇怪，并厉声问：“你是谁？”

这会听出是六楼邻居玲珍阿姨：“哦，田
老师儿子啊？我当你是鬼了。你走路怎么没声
音？吓得我魂也没了。”
“我也当你是鬼。怎么有窸窣声？”
“我发抖。”发抖也有声音，还是第一次听

到，唉，这条围巾，说是金丝织的，磨擦发热，
结果只发声不发热。
原来是山寨货。我笑说：“冒牌的，就像玲

珍阿姨你和我都是冒牌的鬼。”
想不到我接受的这个案子里竟有“冒牌

货”。这一晚上喝下了五杯咖啡，在家母亲泡
了两杯，吴敏那里喝下两杯，看录像时小赵又
递上一杯。不知是五杯咖啡的作用，还是仅仅

五天要破一个毫无线索的案子产生的压力？
躺到床上辗转反侧。我干脆起来，打开吴敏给
的那只沉甸甸的环保袋取出卷宗来读……
合上卷宗，我闷得透不过气来，想到起身去把
北窗开大点。北窗就是我房间的窗，朝北。我习
惯于倚着北窗看外面，也许受了希区柯克电影
《后窗》的影响。《后窗》里摄影记者杰夫摔伤了

腿，在家养伤，靠从后窗观望左邻右舍
的生活情景来打发时光，结果发现一起
分尸凶杀案。我家的北窗，相当于后窗，
能够望见后面一排楼里人家的生活情
景。当然，我不做那种傻事———窥视邻
里的隐私，而是观望自然景观，把窗外
的世界作为斗室的延伸。
我推开窗首先光顾的就是我家楼

前绿化带里一棵亭亭玉立的香樟树，
此刻更显得婆娑绰约。怎么啦？那香樟
树如盖的树冠下好像有个人影。我以
为自己疲劳得眼花缭乱，出现幻觉。眨
眨眼，我再定睛一看，确实有个人影，
而且那人影有点熟悉，但又想不起来
哪儿见过。黎明前的黑暗中，路灯又离
得远，人影模糊。难道冲我来的？有人
盯我的稍？我一冲动，连睡衣也不换，

套上跑鞋就冲下楼冲出大门，对着那人影厉
声喊：“谁？”

一声“谁”像一只足球砸到树下的那人，
他晃动了一下身子，慌不择路地逃跑。我顺着
道路跑，他在绿化带树丛中跑，我们几乎是并
行的。只要追到他跑出绿化带，我就可一举将
他抓住———

不料，在屋角拐弯的地方，我撞上了一个
人。只听得“哇”的一声，我连忙刹住，但惯性
冲力差点把他撞个四脚朝天。还好，那人胖墩
墩的，像石墩，不容易摔倒，但见他捂住左眼。
我想，一准把他撞得眼冒金星：“对不起，眼睛
伤着吗？”“不碍事。你的骨头怎么这么硬？甩
上我的左脸了。”
这时我隐隐觉得右手臂痛得发麻。那人

个头只到我肩头，有五十开外，是个保安。我
忙安抚他，回头再找我的目标，我要追的那人
早已不见踪影了。我问保安：“你过来，看见一
个奔跑的人影没有？他很可疑。”
“没有啊，那人奔跑，应该有脚步声，我怎

么没听到脚步声啊？”

上海童话
陈姿羽

! ! ! ! ! ! ! ! ! ! ! #$%受到刁难

童画小心翼翼地退出办公室，找到凯蒙，
打算告别，不料凯蒙硬要出来送她下楼。童画
并没有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凯蒙很纳闷，昨天
她知道有工作机会的时候，在电话里显得那
么兴奋，怎么今天到了公司，反而低落了。
他问：“童画，你怎么了？”童画说：“没事

啊，我只是觉得你们公司很严厉。”凯蒙笑了
起来，说：“是不是你觉得我妈妈严厉啊，看来
不只我一个人这么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妈都
对我这么严格，我都不知道小孩撒娇是什么
感觉呢。”童画看着他，说：“不过还是很感谢
你啊，董事长说让我下周来上班。”
“太棒了！通过我妈妈那道关不容易啊！

我就知道你行的，那下周见！”凯蒙开心地说。
凯蒙把童画送到大楼门外，一直看着她的背
影消失，才慢慢地回到办公室。
到了下周一，童画早早地来到公司上班。

+, 安排童画坐到办公室偏僻的一个角落
里，一连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一个同事来和
童画说话，也不安排工作给她，就这样把她晾
着，也不和她谈劳动合同签订的事，说先见习
半年再定。真奇怪，这情形分明是被冷落啊，
童画心里纳闷，去找凯蒙，把情况告诉了他。
问：“能不能给我一些介绍公司的资料和财务
报表看看？让我了解了解公司的情况。”
听了后，凯蒙不明白地说：“是我推荐你

来的，我妈为什么要冷落你呢？”童画说：“我
也不知道。”凯蒙说：“你先别急，我先去财务
部拿点材料，你先熟悉起来，我再去问问我妈
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凯蒙抱来一大堆财
务报表，叠在童画桌上，对童画说：“现在你有
事做了，这么多报表，有得你看了。你一定要
坚持下去，这里有我，你不要怕！”童画感激地
看着凯蒙，点了点头。

又过了几天，在快要下班的时候，+,主
管 -./0/找到童画，说：“公司对新进员工要进
行入职考试，现在就去会议室考试吧。”童画
奇怪，不是已经来公司一个星期了吗？怎么现

在才考试？来不及多想，她来到会议室，桌上
放了三叠试卷，+,的人说：“我们今天要全
面考查你的英语、财务和公司管理知识，有三
份试卷，考试时间为 )个小时。现在请把手机
关闭后交给我代为保管。”童画集中精神，专
注考试了 )个小时，晚饭也没有吃过，走出会
议室，饿得头晕眼花，连路都走不动了。
不料第二天，童画又接到通知：“童小姐，

你今天搬到何董办公室外面的桌子去坐，她
有什么事情会叫你做的。”董事长壶里卖的什
么药？不是招我来当凯蒙的助理的吗？怎么突
然又把我调到她身边呢？来不及多想，童画赶
紧收拾东西，搬了过去。
过去之后，董事长秘书 12345冷冷地对她

说：“何董说的，这段时间你先跟着我打下手，
过段时间再去做刘总的助理。我们何董要求
很高的，你不要拖后腿！”12345指着打印机
说：“这里没有 6%纸了，你去仓库搬十箱 6%

纸来。”童画问：“要搬十箱那么多吗？”12345
说：“是啊，怎么你嫌累吗？嫌累就不要来上
班，在家歇着啊！”童画憋住没出声。

12345说：“今天电梯坏了，麻烦你从地下
仓库搬到 )楼的会议室外面。我们急等着纸
用，给你半个小时搬上来。半小时后，何董回
来要开会，开会前，我们要准备好打印的材
料，如果耽误开会的话，你应该明白什么后
果。另外，刘总和何董陪重要的客人出去看项
目了，你不要打扰他。这是地下室的钥匙。”

童画接过钥匙，抬起头，笑着说，“好，我
现在就去搬。”她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一点
半，她要在两点之前把纸都搬上来。她快步从
楼梯跑下去，来到地下室，打开仓库的门，开灯
后，发现仓库非常大，6%纸不在入口处，而在
很深的过道里。过道很窄，童画侧身过去来到
6%纸存放处，仰头一望，堆得好高啊，要从最
高的地方一箱一箱搬下来才行。她需要一个扶
梯爬上去。童画四处张望，找到一个木扶梯。她
想把扶梯搬过去，但是试了试，扶梯太重，根本
搬不动。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她突然非常
沮丧。没有别的办法了，童画只好把手伸进扶
梯，用全身力气扛起梯子，缓慢地移动着。扶梯
很重，上面的搁板边缘很尖利，童画的肩膀被
磨得非常痛，走一步，疼一步，硬是把扶梯扛
着挪到堆放 6%纸的地方，肩膀火辣辣地疼，
也顾不得细看，就爬上梯子搬纸箱。


